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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关爱失独老人，帮他们早日走出阴霾
文/图 本报记者 黄广华 韩伟杰

想儿子时，老桑就看看那双鞋

22日中午，听说志愿
者已到了家门口，58岁
的桑保标急匆匆地跑到
邻居家拿钥匙。开门的
时候，桑保标一直喘着
粗气，手也有些颤抖，
经过询问才得知，此前
老桑在太阳下跑了很
多路，因为妻子找不到
了。

“我昨天下午1点多
回家，一看大门敞着，她
不在家。邻居说，看见她
往北走了，我就知道她
又跑了。”老桑把大门锁
好，又不敢把钥匙挂在
身上，担心半路丢了钥
匙。只有两个人生活的
家，他把开门关门当作
一件很谨慎的事，尤其
是妻子王春香精神状况
不好时。

2004年，老桑唯一
的儿子桑海滨突然查出
白血病。那一年，儿子18
岁，本想着出去打工赚
钱替家里抗些负担。儿

子在医院住了半年多，
老桑向亲戚们借了八九
万块钱。村民自发集资
给海滨看病，老桑将一
笔笔钱都在本子上记
好，想着等儿子病好了
再还。后来，儿子的病加
重了，老桑心里难受，但
不敢跟老婆孩子提，只
是拼着种地干活的蛮
劲，一心想把儿子的病
治好。但无情的病魔还
是把桑海滨带到了另一
个世界。

家 里 的 东 西 能 卖
的都卖了，当时病重的
儿子劝老桑，刚买不久
的三轮车就不要卖了。

“他就跟我说，爸爸，三
轮车就别卖了，我要是
走 了 ，你 把 它 当 儿 子
养，就让三轮车替我出
出力吧。”正说着话，老
桑突然毫无预兆地哭
起来。与其说是哭，还
不如说是“嚎”，撕心裂
肺的那种。

钟表的时针无声无
息地指向3，钟表的后面
是一张褪色的三好学生
奖状，也是老桑家里唯
一一件带有儿子桑海滨
名字的物件，是桑海滨
一年级时获得的。

“这双鞋是他打工
时给自己买的，没怎么
舍得穿。生病之后，他把
鞋子用塑料袋套上，没
再穿过。儿子走了，我把
鞋收起来，想他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看。别人都
有孩子在身边，我只有
这双鞋。”老桑看着鞋又
掉了眼泪。

去年为了还账，老
桑还是把三轮车卖了。
他从旧货市场上买了
一台电视机，“我想着，
看看电视，也许能缓解
缓解。”但是，电视里到
底演的啥，老桑一点都
没看进去，“屋里好歹
有个声响，不然静得吓
人”。

妻子患病，老桑有些束手无策

儿子离开之后，家
里只剩下老桑和妻子，
还有记在本子上一页页
欠的账。虽然村里人都
不让老桑还，但老桑很
坚决，还账成了他生活
的重心。

老桑想出去干活，
从早上5点到晚上7点。
在建筑工地上埋头干
活，就能啥也不想。但妻
子王春 香在儿子离开
后，精神变得时好时坏。
想起儿子就嚎啕大哭，
再不就半夜突然推门离
开。妻子一跑出去，老桑
就出门找。玉米长高了，
瞧不见妻子是不是坐在
地头，老桑心里就更着
急了。“她好好的，能照

顾着地里，我就能出去
干个活，早点把借人家
的钱还上。”

下午2点多还没见
妻子的影，老桑担心妻
子跑出漕河华厂村，跑
到宁阳去。实在撑不住
了，老桑在村小卖部里
吃了几块饼干，喝了些
白酒。“心里难受啊，孩
子没有了，我就怕她再
找不到了。”

“放暑期，她看见别
人家的孩子都去地里抓
蛐蛐，那么多孩子在街上
跑，心里就受不了了。”老
桑的桌子底下放着十几
个养蛐蛐的瓷罐，但那是
老桑自己抓蛐蛐时用的，
已经去世8年的儿子桑海

滨再也不可能像其他孩
子一样出门抓蛐蛐了。桌
面上有一大瓶用枸杞泡
制的白酒，老桑看着它有
些愣神。

“她就是不能看见
别人的孩子回家，看见
别人的就想起自己的孩
子。和桑海滨同岁的孩
子都已结婚、生子……”
老桑说，他也常劝妻子，
但自己心里也跟妻子一
个样，“有孩子的就是上
天堂，没孩子的就像在
地狱。孩子没了，只剩我
们俩，我就希望她好好
的，不生病。我干点活，
早些把账还完。”老桑抹
抹眼泪说，下一步该怎
么办，他真的挺苦恼。

失独老人，最需要心理慰藉

除了还账，老桑念
叨 最 多 的 就 是 感 谢 政
府。政府给他发扶助金，
送油送面，还送来一个
像儿子一样的小伙子，
和 他 们 夫 妻 俩 唠 唠 家
常，带他们去医院查查
身体。2 9岁的苏蒙是老
桑家的帮扶志愿者，去
年 5月份，成为兖州“六
心计生关爱工程”的志
愿者后，苏蒙常常开车
跑上六七公里地，到老
桑家坐坐，送些生活用
品。“问问桑大爷风湿腰
疼又疼了没，大娘的精
神稳定不稳定，他们也
常问我工作怎么样。”苏
蒙 有 时 听 老 桑 提 起 儿
子 ，“ 听 话 、好 学 、肯 干
活”，但更多的事，老桑
则不愿意再提。“其实送
点粮油米面等生活用品
也不是主要的，主要是
陪着他拉拉家常，说些
鼓励宽慰的话，缓解一

下他的精神压力，也算
是给桑大爷一份安慰。”

马洪飞也是“六心计
生关爱工程”的一名志愿
者，不同于普通的志愿
者，接受过心理学专业教
育的她有着更重要的任
务，为失独老人进行心理
辅导。

2 2日下午6时3 0分
许，桑保标接到一乡亲打
来的电话，妻子王春香找
到了，在宁阳北面的一个
村庄附近，正在赶回家的
路上。听到这个消息，马
洪飞决定，立即和计生局
的领导赶到桑保标的家。
6时40分许，王春香被一
位村民用电动车带回家。
看见院子里的人，王春香
一声不吭，就连丈夫也不
理。

马洪飞立即拿了一
个马扎，拉着王春香的手
让其坐下。就在那一刻，
王春香突然嚎啕起来，一

如她丈夫一样毫无征兆，
一样的撕心裂肺。马洪飞
一只手紧紧拉着王春香，
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她
的后背，并不时地在王春
香的耳边说着什么。慢慢
地，王春香的情绪稳定了
下来。两人就这样轻声交
谈着，王春香甚至笑了起
来。“你看看，你这样一笑
多漂亮……”

“他们常常会感到没
有寄托，没有生活下去的
动力。”与多位失独父母
的接触让马洪飞对失独
群体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他们有的把自己封闭在
家里，有的则一刻不愿意
在家，不愿意去接受孩子
离开的现实。”对于失独
家庭普遍存在的情绪，从
事心理咨询8年多的她相
信，要丢掉这些坏情绪，

“这就需要专业的心理辅
导，他们也很希望得到心
理方面的帮助。”

失独家庭，需要关爱和重视

“2008年前后，当时
国家出台政策，对独生子
女死亡的夫妻，自女方年
满49周岁起，夫妻双方每
月分别享受120元特别扶
助金。”兖州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局副局长蒋国强
说，虽然当时在社会上没
有明确提出“失独者”的
概念，但计生部门已经发
现了这种情况。

2010年9月，从外地
考察回来后，兖州市人口
和计划生育局开始对辖
区内计生特殊家庭进行
调研，包括失去独生子女
的夫妻，失去父母的独生
子女以及独生子女贫困
学生等不同群体进行调
研。“根据我们初步的调
查结果，夫妻双方年龄在

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在
兖州有97户，这个群体虽
然数目不多，但是他们是
最需要帮助的。”蒋国强
说。

2011年5月，兖州市
正式启动“六心计生关爱
工程”，包括为失去独生
子女的夫妻找“贴心亲
人”，为失去父母的独生
子女找“慈心父母”，为计
生特困家庭设立“爱心基
金”，对计生家庭贫困学
生实施“暖心关爱”，让实
施计划生育的60周岁以
上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入
住“安心之家”，为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打造“信心之
源”。在这‘六心’工程中，
组织志愿者与失独家庭
结对帮扶，聘请心理咨询

师为失独老人和失去父
母的独生子女进行心理
疏导，对年满60岁以上的
失独老人进行集中供养，
成为关注失独家庭行动
中用心且创新的尝试。

“我们根据失独者的个人
意愿进行结对帮扶，目前
有21户失独和计生特殊
家庭与志愿者结成对子，
并且有心理咨询师做心
理辅导。”

“现在失独家庭得到
社会和政府部门越来越
多的重视，而我们的‘六
心计生关爱工程’的优
势，就在于把对失独家庭
的关注系统的开展，把它
当做一项长久的工程，一
项用心去做的工程。”蒋
国强说。

他们是一
群年过半百的老
人，也曾经拥有过
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他们踽踽走向老
年时，却遭遇命运的不
幸 ，失 去 一 生 的 挚
爱——— 独生的儿女。他们
中有人守着已故儿女的遗
物，在热闹的现实生活中，
把自己封闭进绝望里。“我的
孩子很帅，很乖”，他们中有
人不断念叨着孩子往日的音
容，难以接受孩子离开的现
实，甚至精神崩溃。他们是失
独老人，在孩子离开的漫长
岁月里，他们成了世界上最
孤独的父亲母亲。

为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妻
找“贴心亲人”，是兖州市“六
心计生关爱工程”的第一项。
2010年9月份，在“失独老人”
这一概念还未进入公众视野
时，兖州计生局开始了对失
独家庭等计生特殊家庭的调
研，并在2011年5月，以“六心
计生关爱工程”的方式开始
了对计生特殊家庭系统性帮
扶活动。组织志愿者与失独
家庭结对帮扶，聘请心理咨
询师为失独老人和失去父母
的独生子女进行心理疏导，
对年满60岁以上的失独老人
进行集中供养。

“我第一次见到李芳
(化名)，就明显感觉她的
精神有些异常。”今年4

月，马洪飞在兖州人口计
生局的组织下为一位失
独母亲做心理辅导。50分
钟的时间，李芳向马洪飞
不断地提起自己的儿子，

“长得帅，也很乖”。之后，
李芳又明确向马洪飞表
态，她一定会好好过。“她
有意识地把孩子离开的
那段时间抹掉，然后假装
现在自己心态很好。”

结束在社区办公室
的对话，马洪飞来到李
芳家里，进行单独辅导。
客厅收拾的整齐干净，
没有任何关于儿子的照
片。马洪飞知道，李芳的
儿子在26岁时突发心脏
病离世。

马洪飞赞成李芳把
儿子的照片都收起来，
放在看不见的地方，“这
样更能够让他们接受现
实，虽然现实很残酷。”
在卧室里说话不到两分
钟，李芳抱住马洪飞大
哭起来。这种尽情宣泄
的嚎啕在马洪飞看来并
不意外，同样身为母亲，
她觉得自己理解失去爱
子对母亲意味着什么。

“我们又聊了40多分钟，
就明显感觉她的情绪有
好转，出去和大家说话
时有笑了。”

一个月后，马洪飞
接到李芳的电话，这位
母亲又再次陷入到丧子
的悲痛漩涡中。“她的个
性很要强，一方面作为
母亲，她不愿意接受孩
子离开的现实。另一方
面，她又表现出‘我很
好’的状态，因为她不愿
意 让 别 人 说 她 一 蹶 不
振。这样心里就容易出
问题，容易失控。”挂上
电话，马洪飞第一时间
赶到李芳家中，再次对
其进行辅导。

“针对不同的失独老
人，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
行心理辅导，这就要求我
们要非常用心，只有这
样，才能走进他们的内
心，去排解他们心里的疙
瘩。”马洪飞说。

志愿者有话说：

关爱失独老人

需要特别用心

“夫妻双方年龄在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在兖州有97户，这个群体

虽然数目不多，但是他们是最需要帮助的。”

“他们有的把自己封闭在家里，有的则一刻不愿意在家，不愿意

去接受孩子离开的现实。”

“只剩我们俩，我就希望她好好的，不生病。我干点活，早些把账

还完。”

“这双鞋是他打工时给自己买的，没怎么舍得穿。生病之

后，他把鞋子用塑料袋套上，没再穿过。”

▲想儿子的时候，桑保标就拿出儿
子留下的鞋看看。

心理辅导师给妻子辅导时，桑保
标默默地站在一旁。

桑保标全家唯一一张“全家福”，
还是拼凑在一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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